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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陪陪我

退退休休金金过过万万却却捡捡垃垃圾圾成成瘾瘾
背后多是子女关心交流不够

老人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有的是锻炼身体，有的是找人聊天，有的是照看孩子，而对于有些老人来说，捡拾垃圾圾却是他们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齐
鲁晚报记者调查发现，老人捡拾垃圾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拮据和精神疾病，不少老人因内心空虚而对此上瘾，而这又与与子女关爱的缺失有莫大关系。

本报记者 陈玮 范佳 王杰

患癌独居老人
靠捡垃圾筹医疗费

62岁的方铭独居在济南舜
玉路80号，一直未婚，她有捡废
品的习惯是生活所迫。9日，记
者见到她时，她正在单元楼门
前拾掇着。楼门前堆着两垛小
山似的废品堆，方铭都用塑料
布、草席细心地盖住，以防风吹
雨淋，更为了防止跑出异味。她
的自行车上缠满了各种捆绑
绳，这是方铭卖废品的必需工
具。

“这不是垃圾！这些都还能
用、能穿，都能拿来卖钱。”每次
听到别人将自己捡回来的废品
称作垃圾，方铭都十分反感。

“收废品的现在不上门了，
都是自己送到南外环废品站。”
对于方铭来说，每次卖废品都
是一次长途跋涉。自行车拉的
东西少，再加上脑梗、心脏病等
导致的行动不便，方铭每次都
是推着自行车卖废品。“现在废
品价格不高，一次只能卖几块
钱。”

收拾废品时，方铭时不时
地按几下后脑，休息片刻，“脑
梗带来的后遗症”。更要命的
是，今年社区老人体检，医生
发现她腹腔有异常，后经确诊
为腹腔癌。“我嫌花钱一直没
去 ，今 年 疼 得 忍 不 住 才 去
的。”这无疑让她的生活更加
拮据。眼下，方铭每月医疗费
用约在3000元，除去每月2000
多块钱的退休金，剩余500元只
能靠卖废品来赚。

谈及废品堆积所带来的扰
民问题，方铭十分内疚。“邻居
们嫌这股味儿，我尽量把它们
盖好；担心消防隐患，我每年都
自费为4号楼买消防保险。眼
下，我也希望赶紧把这些废品
卖掉，可一直找不到接收的废
品回收站。”

“我们是真拿她没啥办法
了。”舜函社区居委会刘主任
称，为了处理方铭的问题，社
区居委会也用尽招数，甚至
用了花钱买其废品的办法。
2014年，居委会曾联合4号楼
楼长和热心居民一起规劝，
才 进 入 其 家 中 为 其 清 理 废
品。光她家的前后阳台，三辆
车四个人干了三天才基本清
理干净。刘主任称，为了彻底清
理，舜函居委会还出资600元购

买了她的垃圾，“垃圾运输车拉
了三车才拉完。”

“舜函社区居委会在2015
年也曾出资买走她楼前的垃
圾，后来状况毫无改观，再说我
们的财政开支也受不了，便不
再购买清理。”刘主任说。

每月只卖十几块
却干得很带劲

10日下午，在济南七里山小
区附近，李秀英（化名）正在自家
门前收拾昨天捡来的垃圾，她吃
力地抱起一摞纸箱，一步一步地
向楼后靠墙的空地上挪着，那是
她常年暂存垃圾的地方。几十袋
垃圾铺了一地，占据了大约三个
车位的地面，远远望去，像一个
小型的垃圾中转站。

“前几天我感冒了，没出来
收拾，可把我急坏了，今天得赶
紧把这些卖掉，要不别人看了
不愿意。”78岁的李秀英白发苍
苍，但说起话来很有劲，有人来
聊时天，她呵呵笑着，但双手仍
在垃圾堆里快速地扒翻着。

每天傍晚，会有“破烂王”来
收垃圾，代表着她一天的工作结
束了，她并不计较卖破烂换来的
钱，有些东西直接大方地送给

“破烂王”，第二天，再重新开始。
即使每天捡回来这么多垃圾，一
个月加起来，她也只能卖十几块
钱，可是她提起来却很兴奋。“别
觉得脏，干起来可带劲儿了。”

有捡垃圾嗜好的老人可不
在少数。10日，在济南洪家楼附
近一小区，当90岁的老人王红
芳（化名）提着一袋子塑料瓶正
要往门口走的时候，常年在家
里帮忙的亲戚于晓云（化名）赶
紧拦住了她，抢下她手里的袋
子。“我刚偷摸给你扔了，你怎
么又捡回来了！”

王红芳耳背听不清，只是
一边拉住于晓云的手，一边把
垃圾袋堆放在单元楼内，还念
叨着“放这儿，一会儿我收拾，
我收拾”。在那里，已经摞满了
纸箱、纸盒、塑料袋等垃圾，于
晓云说，这是王红芳的“小仓
库”。

于晓云说，王红芳每天一
早就要出去买早饭，两个小时
才回来，手里多出来一个大塑
料袋，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累了
就回家睡一会儿，睡醒了继续
出去找垃圾。有一次于晓云看
见她把半个身子探进垃圾箱里
翻腾。“捡回来也不知道卖，就
堆在那里，都是我们偷偷给她

卖了，她心疼着念叨一会儿，捡
的反而比以前更多了。”

只有捡垃圾的时候
才觉得日子过得快

记者在济南咨询了四个居
委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表
示，社区内都有偏爱捡拾垃圾
的老人。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科医师赵桂芳说，老人捡
拾垃圾的情况非常普遍，有的
因为生活习惯，有的可能是一
种心理问题。

其实，李秀英不缺钱，三个
孩子每个月都会定期给她生活
费。李秀英不看电视不听广播，
也从不串门和邻居走动。一直沉
浸在自己的捡拾废品的世界中。

“我觉得社会上的事已经与我无
关了。”李秀英说，只有捡垃圾的
时候，才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因
为捡起来，什么都不想了。”

中祺智库心理咨询师泰祺
表示，目前60岁以上的老人，基
本都经历过战争动乱、资源匮乏
的年代，人老了以后，会经常回
忆往事，从而带来行为的改变。

“同时，老人身体机能下降，渐渐
对衰老产生恐惧和焦虑，在捡拾
旧物的同时，就觉得这些东西可
以再利用，投射到个人的情绪
里，所以对捡拾垃圾会成瘾。”

于晓云始终想不明白，像
王红芳这样的家庭条件，怎么
会想到捡垃圾。王红芳和老伴

40年前从国企退休，两个人加
起来每月有近万的退休金。几
个子女也都在国企上班，几乎
每天都来看望他们。

在王红芳家中，老伴因为
脑血栓瘫痪在床，于晓云记得
就在老伴瘫痪的那一年，王红
芳开始捡拾垃圾，一天要出去
四五趟。“有时候天黑了还不
回来，我就去找她，在垃圾桶
边总能找到她。”有时候捡到
了别人扔掉还没吃的糖、完好
的菜叶，她会很高兴地带回来
给大家看。

“幸福魔方”老年人社工项
目主任赵琰说，之前她也碰到
过这样的例子，老人捡回可以
卖钱的东西，还特别炫耀地给
家里人看。“他们在用这样的方
式，告诉别人自己还是有价值
的，其实他们真实地感到，自己
与年轻人已经渐渐脱节了。”

爱比对抗
更能让老人回归正常

王红芳很少说话，在家里
根本不与老伴交流，即便是孩
子回来了，也只是几句寒暄，从
来不长时间聊天。“电视也不
看，经常从头换台到最后一个，
再从最后一个换回来，不知道
她要干什么。”于晓云说。

泰琪说，捡拾垃圾的老人，
大多数子女应该不在身边。“或
者子女在身边，但并不了解老

人的心理需求，造成老人屏蔽
与子女的联系。老人把垃圾堆
到一起，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
想用这种堆积的方式，填补心
里的空缺，而这个空缺，就是子
女的关心。”

李秀英是独居老人，三个
孩子都在济南，也常来看她，但
因为住得远，又各有所忙，每次
来多是短暂停留，很少陪老人
吃饭，更别提留宿了。而李秀英
与子女的交流，几乎是空缺的。

王红芳和李秀英的这种做
法，并不能被子女们理解。于晓
云说，王红芳的子女为了这件
事，已经跟她吵翻了天。“子女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觉得她
到处捡垃圾，大家会觉得没有
照顾好她。”

每当孩子吼她时，王红芳
就坐在凳子上听着，一句话不
说，问得急了，她支吾着“不去
了不去了”，然而第二天一早，
仍然去捡垃圾。“拉住她不让她
去，她就会发脾气。”

“子女越呵斥她，她的缺失
感越严重。”泰琪说，对于捡拾
垃圾成瘾的老人，儿女们应该
找到她需要被满足的部分，给
予他们关爱。“比如给老人找一
些娱乐设施，多了解老人的需
求。子女的关心并不是给她一
些钱，一些物就可以满足，而是
真的从内心去关怀她。”泰琪认
为，爱比对抗更能让老人回归
正常。

一些老人把捡垃圾当作
一项事业。这样的情况不在
少数，在济南，甚至一个居
委会辖区内就有十多位老人

对此上瘾。捡垃圾怪癖的背
后，折射出老人生活中的精
神缺失。

想进养老机构，手头不宽
绰；独居寂寞了，没人能聊
天……这种情况下，有些老人
把捡垃圾当成自己的谋生途
径或精神寄托就不难理解了。

得不到及时解决，垃圾越堆越
多，也挡住了他们融入正常社
会的渠道。

这种“怪癖”老人影响的不
仅仅是一个家庭，也关系到邻里
相处和一个社区的和谐。但我们
不能过多责备他们，他们的处境
或许更值得同情。多数捡拾垃圾

的老人，都有一个孤独的背影和
一个难言的故事。他们在忍受贫
困、疾病或寂寞的同时，往往还
面临着家人的责备、不解和生人
的冷眼。

子女是老人的第一责任
人。垃圾堆不是一天就能堆起
来的，“怪癖”老人也不是一下

子就从“爱惜财物”走向“垃圾
必捡”的极端。这些细微的变
化，子女在第一时间就应该关
注到。老人日复一日捡垃圾颇
有“耐心”，如果子女的付出抵
不过老人的“耐心”，或中途不
抱希望地放弃，老人焉能回
头！ （李阳）

治治““怪怪癖癖””，，子子女女得得比比老老人人更更有有耐耐心心

李秀英正低着头，忙着整理捡来的垃圾。 本报记者 范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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